
大医旧居大医旧居大医旧居 穿穿穿越百年越百年越百年
———黄骅市张锡纯纪念馆开馆侧记—黄骅市张锡纯纪念馆开馆侧记
本报记者 哈薇薇

2022年11月3日 星期四
农历壬寅年十月初十 P5责任编辑 杨金丽 祁凌霄

电话 3155261 电邮 wuyetingchan@163.com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张锡纯外祖父家族究竟是怎样一个家族？这得从大仁村说
起。大仁村，位于黄骅市城区正南8公里处，旧属盐山县海丰
铺，今属黄骅市黄骅镇。据《渤海刘氏家谱》记载：“明永乐
二年（1404年），始迁祖率潼、浦、涣兄弟三人……并置庄田
于仁村。后来，部分族人徙此定居，取‘大修仁德’之意，命
名‘大仁村’。”自明初以来，刘氏一族耕读传家、富而好礼，
迄今已繁衍20余世、万余人，是方圆百里的望族。

张锡纯又为何多次、长年住到外祖家？这里也有故事。
张锡纯出生于盐山县张边务村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父亲

都是当地有名的秀才。1882年，22岁的张锡纯做了新郎。谁
知刚结婚不久，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他办完父亲的丧事、
收拾起悲痛的心情后，就去了大仁村外祖父家。为完成祖父辈
的遗愿，他随外祖父的堂弟、人称“举人六爷”的刘谔廷温习
功课，以图再取功名。此时，他已经开始学习中医典籍，“读
经与习医并重”。堂舅父刘熙春和刘钟庆，对热衷祖国医学的
张锡纯来说，亦是难得的良师。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张锡纯，再次避难
到大仁村。之后数年，他在大仁村一边教书，一边行医，《医
学衷中参西录》中的多篇医稿，就是在这时写作完成的。外祖
家的老屋中留下了他钻研医书、勤奋耕耘的足迹。

就这样，张锡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大仁村的好外甥。他知
书达理、平易近人，提起“张新”，没人不竖大拇指。张锡纯
知恩图报，始终关心着外祖家里人的生活情况。大仁村外祖家
祖宅，就是他于1922年出资翻修的。刘宝恒回忆说：“我近族
祖父刘文绪跟随锡纯先生学医多年，甚得先生赞扬，但他并没
有挂牌行医。记得我童年时，文绪翁家的南厢房中放着两对药
橱，这是锡纯先生当年设计的，后来一直存放在大仁村卫生院

药房。”
为寻觅当年张锡纯设计、制作和使用的药橱、药柜等旧物，2021年刘

宝恒再次回乡探亲时，与刘建、刘佳昊等先后到仁村乡卫生院、兽医站等处
寻找。遗憾的是，岁月流逝，这些物件或丢失、或毁坏，早已不知去向。如
今，张锡纯纪念馆开馆，远在东北的刘宝恒欣闻消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说：“历经百余年风雨的老屋，如今由政府出资，修葺一新，建为张锡纯
先生纪念馆，真乃幸事。”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任丘一代的方言属于冀鲁官话区石衡片方
言，其流传于农村的方言颇具特色，是研究北方
乡土语言的活标本。尽管我曾在乡村，但对于本
地许多乡土语言还是觉得很生疏，周围的人也大
都处于这种状态。近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也出
于文化寻根的志趣，我常常下些“土里刨字”的
功夫，因此获得了很多新认识。

有一个“yào”字自小就刻印在我的脑海
里，那个字的周围波动着金黄的麦浪。过去农人
割麦子，常说捆麦个子要打yào，凡是农村的人
都这么念。但到底怎么写，我在乡下问过，基本
上没人知道。我曾跟着大人割麦子，自然也这么
念，但从没有深究过是哪个字，所以也是模模糊
糊，得过且过地迷惘着。民国戏剧家保定人齐如
山也是农学专家，那一日翻他的书，看到这个
词，才猛然醒悟：原来所谓的yào，竟然是“约
儿”，还是个儿化音，约者，约束也。这使我想
起保定的儿化音，或许这个字，就是在保定这一
带长大的，带着保定的土音。我们这一带口语
中，“约”有一个音叫作 yāo，到现在，用秤称
东西，还叫作约 （yāo），你要非说称 （chēng），
免不了会有怪异的目光飘过来。

民间的字词，听上去很土，但往往已经流
传了数百、上千年。生产队时期，赶牲口碎地
的有个工具叫做 lǎo bà，我一直认为是“老
耙”这个词。直到近些年，经常翻农学的书才
知道，所谓“老耙”，实际上应该叫作“耢
耙”，早在南北朝时期这个工具就已经出现了，
许多画像砖上留下了那时人立在耢耙上碎地的
画像。还有一个字，读作 shān，就是割草割苜
蓿时使用的工具，我一直闹不清是哪个字，到
前些年才知道是“钐”字。这个字，历史也很
早，是南北朝时期的农具，是一种大镰刀，用
于割草类植物，现在陕西、河南等地农村还有
使用。

再比如， zhuāng dàn，现在好像是句粗
话，但早先我从形意上怎么也联系不起来，怎
么会是粗话？研读戏剧史，偶有发现，或可解
释。北宋时期，杂剧流行，其角色类型有五
种，其中有名为“引戏”者，其职能是引出下
一场戏，是串联整场演出而不让观众感觉突兀
断裂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多数是兼扮女角，称
为“装旦”。这样的“装旦”角色，并不是杂剧
的主角。或许是看中了“假装”的功能，人们
把这样的角色看成是古代演戏的地位低下的

“优”，民间发挥语言的延伸功能、贬损功能，
把这样的词汇，以一种蔑视的态度，送给了那
些弄虚作假、坑害别人的人。经过历史的演绎
后，骂人的成分愈加浓厚。无奈扮女角的戏剧
大师们“装旦”的很多，于是赶忙换个叫法，
把“装”字去掉，直接就叫作“旦”了。一个
戏曲的行当就这样定型了。

村人常说“ruá儿了”，言衣服磨得起毛了，
得小心一点，别弄破了。因为是口语，所以很少
上大堂，极其少见。写文章的人宁可绕过去，换
个字一样也可以写得销魂。少时学习过冯延巳

“手挼红杏蕊”的词句，那时并不知道“挼”和
记忆中的这个怪音怪词有什么关系。前些日子，
生出走捷径的遐想，把这个字置于朋友圈里询
问，朋友把查到的“挼”字的截图发给我，其
含义是揉搓、摩擦，是个动词，不是形容词。
这才明白，民间是把这个挼字形容词化了，变了
音，才有了那样的说法。一时的短路，引来了朋
友帮忙，体会出“高手出民间”确实不虚。

另一个话题是怎么解释“不当家花拉的”。
这个词在《红楼梦》等清代小说里出现过。这是
句京话，我们这里也有此说。早年间看 《红楼
梦》，记得当时大部分诗句都能背下来，但对这
个词却是懵懂。后来世事纷纭，生活蹉跎，没了
那份心情，红楼的梦，连带着这句土语，就成了
一个渺渺的幻想。近来心有不甘，绕世界查找这
个词的含义，还真是找到了解释。《顺天府志》
云：“家”是“价”的转音，无实际意义，是一
个语助词。一般百姓解释说，不当，就是“不应
该”的意思。《帝京景物略》云：“不当价”就是

“罪过”的意思。可见百姓“不应该”的解释有
几分道理。至于“花拉”，也应该是一个语助
词。如今，这句话，恐怕许多京城人也不大提起
了，我们这里更是稀罕。由此妄想，这土腔土
调，有谁还会珍惜？

说起天文，农人的眼光很毒辣，硬把遥远的
天空和自己的生活紧密关联起来。我们处于冀中
地带，天文和农业的紧密联系，催发了许多民
谚，其中就包含着许多对天文现象的总结。村里
白发翁媪都会说，二十二二十三，月亮正南。意
思是，农历二十二二十三，黎明时分，月亮到了
正南方。我小时候也跟着念叨。为什么会有这种
现象？我没有认真想过，恐怕村里人也不知其所
以然。后来上大学，就拿着 《天文考古学》 去
读，细细琢磨，知道这是月亮运行规律所致，每
月的二十二二十三，月亮在子夜时分升起在东方
地平线，我们看到了下弦月；黎明的时候，高悬
于南方天空；正午从西方地平线落下。

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如果深究，需要下点功
夫，明白了，会有很多乐趣。所谓广博知识，大概
就得这样积累。很多地方语言，隐藏于语林深处，
彰显着历史的痕迹，牵引着历史深处的某种现象，
这是我们不敢也不应对地方语言小觑的原因。面对
大海，愿做一粒沙子；面对知识，愿做永远的学
生；面对众人，愿做谦虚的奉献者；面对生活，
愿做不怕寂寞、奋力向前的探索者——这是我们
应该持有的态度，人是要学习一辈子的，哪有停
止的道理。

土里刨字
张子敬

钩 沉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近
日，泊头收藏家靳先生向记者展
示了他20多年来收集的泊头雕版
印刷的实物和古籍，目前他已搜
集到 1000多件（册）。在收集过
程中，他和友人还发表出版了关

于泊头雕版印刷的系列学术著
作。近期，他正在对泊头历史上
的每一个书铺堂号进行研究，并
开始写作有关文章。

泊头雕版印刷是沧州历史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中期左

右，通过运河的南北经济文
化交流，雕版印刷业开始扎
根泊头，并迅速发展起来。
在 2006年中国近代印刷史
研究会召开的学术年会上，
泊头雕版印刷历史规模和技
术传承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
分肯定，泊镇被誉为近代雕
版印刷重镇。据了解，泊镇
是泊头的前身，在清道光年
间就有雕版印刷，至民国时
期，从事出版印刷业的书铺
有十数家。外地一些著名的
书铺如总铺在重庆的“善成

堂”在北京设分号之前，就在这
里设立了分号。各书铺所印书
籍，除了经史子集等读书人科举
所需的书籍外，还印刷了大量民
间用书，如医卜、星象、纸牌、
家谱等。

作为资深收藏家，靳先生从
上世纪末开始收集泊头雕版印刷
的实物和古籍，至今积累了千余
件（册），部分实物和古籍均是孤
品、孤本。基本囊括了整个泊头
雕版印刷的历史，见证了历史上
泊头雕版印刷业的繁盛，已成为
整体了解研究这一文化的系统文
献资料。靳先生说，泊头雕版印
刷多属坊肆刻书，堂号很多，如

“同元堂”“三元堂”“裕元堂”
等。根据目前这些资料来看，各
堂号都有实物存世，仅从“周家
刻字铺”发展而来的“聚元堂”

书铺，就印书50余种，上千册之
多。在印刷技术上，铜版、活字
版都有。清同治之后，“树德堂”

“聚文堂”“树信文局”等书铺纷
纷出现，泊头形成一个繁荣的雕
版印刷业群体。

利用这些实物，靳先生和朋
友出版了《泊头雕版印刷考略》
等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研究文
章。他说：“从目前搜集到的实物
和书籍看，当时十多家刻字铺、
石印局分布在大运河泊镇两岸近
半公里长的地方，遍布泊镇全
镇。从规模、印刷质量、书籍种
类、印刷数量、外地来此设分号
等情况看，泊镇可以说是北方印
刷业的重镇。为深化对大运河畔
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丰富提升
大运河历史文化，进行整体的系
统化研究很有必要。”

千余件（册）实物古籍记述泊头雕版印刷历史

张锡纯故居是沧州第五批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处故

居被修缮一新——张锡纯纪念馆

在黄骅市大仁村正式揭牌。历经4

年的申报立项、修葺，张锡纯曾

经生活、教书的外祖家旧居，百

年之后再展新姿。自此，黄骅

市、天津市两座张锡纯纪念馆遥

相呼应，共同成为研究、继承、

发扬张锡纯学术思想、人文精神

的遗迹和遗存。

10月 15日，人们满怀着对大医张锡纯
的崇敬之情，共同见证张锡纯纪念馆在黄骅
市大仁村开馆的激动时刻。沧州区域文化研
究所所长孙建、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室主任
刘建以及盐山县政协原副主席吕少军等众多
地方知名文化学者齐聚老屋。揭牌仪式由张
锡纯外祖家后人刘佳昊主持。

张锡纯纪念馆坐落于黄骅市大仁村西将军
巷，系青砖土坯结构古宅。整栋院落正房四
间、东厢房两间、南房两间、大门楼一座，迄
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故居正房正厅供奉着三幅
刘氏先贤“老影”，东西两侧墙壁分别悬挂着
大仁村刘氏世系和盐山县张边务村张氏世系
图。东屋为张锡纯外祖父母寝室，西一屋为
张锡纯著书室，西二屋为张锡纯问诊室，南
房为张锡纯训蒙之学堂，东厢房展示张锡纯
生平事迹及弟子们使用过的药具。这些遗迹
遗物，可供人们缅怀。100多年前，张锡纯在
这里写教案、读医书、探讨医学，为乡邻把
脉诊病，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张锡纯玄孙张远泰激动地说：“从前，
高祖张锡纯在这里训蒙、行医、著书时，得
到亲人们的关爱和支持；如今，沧州市及黄
骅市各界大力弘扬张锡纯的医德和学术思
想，我表示衷心感谢。”

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评价：“张
锡纯不仅是沧州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我们不能丢弃先辈高尚的德操、高深的见地、高超的技
能。文化自信，是民族振兴的精神脊梁。只有精神脊梁
坚挺的民族，才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刘佳昊 10月 15日早早回到
老家黄骅市大仁村，等待迎接来
自沧州各地的文化学者、医界代
表，以及张锡纯玄孙张远泰，请
大家一起见证激动人心的开馆仪
式。

从 2018 年祖屋申报立项，
到2021年1月沧州市政府公布张
锡纯故居成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再到张锡纯纪念馆的揭
牌，刘佳昊有幸全程参与并见
证。

刘佳昊依稀记得，2007 年
的一天，大仁村的小巷里走来了
一对老夫妻，他们用浓浓的乡音
和巷子里的人打招呼。原来，离
家半个世纪、远在吉林省汪清
县的全国知名老中医刘宝恒回来
了。因刘宝恒属羊、乳名羊，而
刘佳昊的祖父与刘宝恒又是近族
兄弟，所以刘佳昊顺理成章地叫
他“羊爷爷”。听说他们回来
了，刘佳昊分外欢喜，前去看
望。

除了关心晚辈们的学业和生
活，刘宝恒还讲述了许多张锡纯
在外祖家的生活趣事。比如张锡

纯小名张新，是大仁村“三个好外甥”之
一、绰号“石膏先生”等，这一切都让刘
佳昊感到既新奇又激动。

刘佳昊说：“羊爷爷回家后，几乎没
有休息，就开始挨家走访，探寻张锡纯曾
经在大仁村的痕迹，这给了我很大触动。”

2010年 10月，省中医药学会在沧州
召开张锡纯学术思想研讨会，刘宝恒受邀
参加，也因此有机会再回故乡。刘佳昊一
路相随，聆听到更多张锡纯的事迹。他越
发觉得，作为张锡纯外祖家的后人，要学
习刘宝恒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挖掘和保
存张锡纯的历史遗迹，以宣传好张锡纯为
己任。

2018年，张锡纯故居立项，申报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月，好消息传
来，张锡纯故居被成功列入第五批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申报的成功，离不开《沧
州日报》持续的大力宣传和呼吁，离不开
文化界、医疗界人士的帮助与支持。”刘
佳昊说。

展
陈
百
年
前
大
医
遗
迹

各
界
促
成
张
锡
纯
研
究
落
地

穿
越
百
年
再
续
医
缘

清代末期泊镇清代末期泊镇““聚元堂聚元堂””印刷的书籍印刷的书籍。。

泊镇雕版印刷的吴桥杂技表
演宣传单。

纪念馆南房纪念馆南房，，张锡纯曾在此教书张锡纯曾在此教书。。

张锡纯纪念馆的院子张锡纯纪念馆的院子。。

纪念馆纪念馆


